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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急着报料
找了外孙的小学老师帮忙

前天上午，宁波市实验学校的张老师给本报87777777倾听热线打来
电话，说有一位老人特地写了一篇关于宁波解放记忆的文章，却不知道怎
么发给报社。

“您可以关注宁波晚报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公众号底部的‘宁晚
融媒’栏目，再点击‘报料’选项，就能留言或者传照片了。老人的文章，可
以拍照传图片。”本报接线员在介绍了报料方式之后，又问了一句：“那位
老人是您的家人吗？”

“不是，他是我之前一名学生的外公，学生现在已经上大学了。应该
是老人写了文章后比较急，找不到别人帮忙传，才来找我的。”张老师又补
充了一句，“那篇文章，老人家写得很认真！”

昨天，记者联系上这位老人，他叫齐忠梯，今年78岁。“我从小在余姚
长大，后来才搬到宁波市区居住。余姚解放那天的所见所闻，是我第一段
最有历史意义的记忆。”齐老伯说，那天，年幼的他坐在床上，听到外面传
来“解放军来了”的欢呼声，村里的家家户户都打开了大门，喜气洋洋迎接
解放军的到来。

“70年前，余姚解放了，按照母亲的话来说，就是‘天亮了’。因此，我
看到报纸的征集报道之后，立即写下了这篇文章，希望把这段记忆与更多
的市民分享。”齐老伯说，写完这篇题为《纪念“天亮了”的日子》的文章，他
想在第一时间发给晚报，但不会弄手机，小区里的年轻人都上班去了，于
是他跑去小区对面的宁波市实验学校，找外孙当年读小学时的班主任老
师帮忙。

当年住同一条街的两位老人
不约而同联系本报

“我家以前住在后马路90号，后马路也就是现在的人民路。”市民史
永济也向本报分享了当年的“解放记忆”。

史永济出生于1936年。1949年时，家中就只剩下他和三哥、四哥。“5
月25日那天，我们三兄弟看到，解放军的队伍从北边走来，一直走进了我
们家前面那条很窄很小的路。”他回忆，就在自家对面的楼下，解放军停了
下来，“看到楼上有人在往外面张望，带头的军官就冲我们喊‘我们是中国
人民解放军，你们不要怕，下来吧！’，三哥和四哥就一起下去了，还和解放
军说了话。我年纪还小，具体他们说了什么，倒是没记住。”

巧合的是，1949年时同样住在江北后马路的华家楹老先生也给本报
打来电话，回忆了宁波解放那天他的亲身经历。

当时，14岁的华家楹在一所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1949年5月
25日那天，学校通知全校学生集合，说解放军到下白沙了，住在学校附近
的孩子可以收拾东西回家，路远的就留在学校内。华老先生说，他就回了
家，并在家里看到了一支解放军队伍，大约30多人。那时他家楼底下有
棵树，解放军走到这里就停下了脚步，坐下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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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散在街巷的记忆
如拼图一般汇聚

“全城寻找红色记忆”反响热烈
本报记者多路探访

将用多种形式留住这段历史记忆
自5月5日本报刊发“全城寻找红色记忆”的报道后，不少市民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与本报取得了联系，有的提供线索，有的回忆自己当年的所见所
闻，有的想要讲述发生在长辈们身上的故事……这两天，本报记者也是多路
出动，去探访那些宁波解放的故事，以及那些故事背后的故事。

一张1950年元旦的老报纸
概述了1949年的宁波往事

“我收藏了一张1950年元旦的《宁波人报》，上
面记录了从1949年5月24日到12月31日宁波发生
的大小事。”市民张向阳向本报提供的内容比较特
别。

张向阳今年30多岁，老家在安徽。他是鄞州区
家庭档案联谊会的副秘书长，平时很喜欢收藏，“这
张报纸，是我去年从一个古玩摊摊主那里淘来的。”

张先生给这张旧报纸拍了照，展示给记者看。
这是A3纸大小的一张报纸，纸张严重泛黄，四边有
部分破损。其中一个版面的正中央画了一个框，框
内印着“本市解放后 地方日志”几个字作为标题，标
题旁还标注了日期：一九四九年五月廿四起至十二
月卅一日止。框外，则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内容。

记者粗粗看了一下，文字内容是按日期记叙的，
有宁波多个区县（市）解放的进程、市民生产生活的
恢复状况、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治安交通卫生的情
况等，从新中国成立后各界欢庆，到宁波某地发现白
喉，报纸上面都有提到。可以说，这些文字是对宁波
解放到1950年元旦前这段时间的全面梳理。

“一般来说，这样规格的报纸应该有4个版，但可
惜，我手头只有半张，两个版的内容。”张向阳说，他
问过古玩摊摊主有没有更多的报纸内容，摊主说报
纸是从一个拆迁地块收来的，当时只是去收一个旧
衣柜，没想到衣柜下垫了这张报纸。

“最近，我常常仔细翻看这张旧报纸，里面的字
句，让我对70年前的宁波有了新的认识。看到晚报
征集红色记忆的报道之后，我第一反应是，要让这张
报纸的内容被更多的市民所知。”张向阳说。

让我们共同留住这段历史记忆

这两天，有很多市民联系本报提供宁波的解放
记忆。

有一位张老先生，是当年解放宁波的部队干部，
他写了一本回忆录记叙宁波解放这一段珍贵的历
史；有一位许大伯，说自己的父亲是抗战老兵，父辈
讲述的解放时期的历史，也是伴随他成长的故事；还
有85岁的谢老先生、84岁的赵老先生、80岁的叶老
先生，当年住在宁波各个角落的他们，都曾目睹解放
军进城的场景。

这些记忆，原本四散在宁波的各个街巷，如今在
本报的征集之下，如拼图一般汇聚起来。这些记忆，
都是宁波历史的一部分，都是一份珍贵的档案。

沧海桑田，岁月会逐渐湮没烽火与硝烟。可以
想见，在未来的10年、20年，当我们再想收集这段历
史记忆时，那些能够亲述见闻的“过来人”还有多
少？曾听闻过当年旧事的人还有多少？

但是，宁波解放这条“来时的路”，值得宁波人长
久回眸。怀揣着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本报将会用
文字、照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将这段历史记忆
记录、留存，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市民来向本报提供线
索，讲述那些当年旧事。 记者 王思勤 陶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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